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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和瞿秋白在长期的革命生
涯中并肩战斗，亲密无间，结下了极其
深厚的战友情谊。

1925年，瞿秋白早年的同乡挚友
羊牧之在上海会见瞿秋白，秋白曾写
赠四首旧体诗。1945年12月10日，
羊牧之抄录这四首诗寄给周恩来，周
恩来于1946年2月8日复函羊牧之，
全文如下：“牧之先生台鉴，手教奉悉，
并承钞示秋白同志旧作，不胜感谢。
今后如觅得手稿，希即劳神寄下，以便
保存流传也。兹汇上国币一万元，敬
祈哂纳。专此敬祝教安。周恩来谨启
三十五年二月八日。”羊牧之又于
1946年2月12日致函周恩来，反映秋
白母亲金太夫人之柩 30 余年未得葬
地，情何能已。周恩来于同年3月21
日复函羊牧之，全文如下：“牧之先生
惠鉴，手教奉悉。秋白同志毕生服务
人民大众，卒以成仁，耿耿丹忠，举世
怀仰。复有知友如先生者，为之收集
残稿，摭拾散佚，以待传至后世，则感
激者不徒敝党与秋白同志个人而已
也。安葬金太夫人修墓立志，恐须俟
稍平定，方能办理。然而此志之实现，
当亦不远。专复，顺颂教安。周恩来
谨启三月二十一日。”

《人民文学》刊《霜痕》

周恩来在第二次复函中高度评价
瞿秋白，这个高度评价是怎样传播的
呢？这要从1980年《人民文学》编辑
部派员来常州组稿说起。1980年初，

《人民文学》采编部主任、散文家周明
来常组织一组反映常州新兴工业的散
文，临走那天，他对我说要去瞻仰瞿秋
白故居，我就陪同他前往庙沿河秋白
故居。我对他说，秋白诞生地在青果
巷八桂堂，这里是秋白早年家道衰落
后一家居住的瞿氏宗祠。他在幽暗凄
冷的屋内仔细看了一遍，走出大门后
忽然问我：“有无关于秋白同志的稿
子？”我说有的。常州报社离庙沿河不

远，我赶回编辑部，在一包“文革”后期
发还的资料中，找出一篇未发表的《瞿
秋白同志早年的诗》拙作初稿交给他，
请他指正。这篇拙作主要是对瞿秋白
写赠羊牧之四首诗的阐释，同时翔实
介绍 1946 年周恩来先后两次复函羊
牧之，第二次复函中高度评价瞿秋
白。想不到周明回京后不久，这篇
5000 多字的散文在反映常州新兴工
业一组专稿前，于 1980 年 3 月号《人
民文学》刊登，而且用五号活体字排
版，非常醒目。刊出前周明来函，嘱我
改个有文采的题目。我以“霜痕”为主
题，把原题改为副题。秋白别号霜，鲁
迅曾以“诸夏怀霜社”名义汇编出版秋
白的《海上述林》。周明复示同意。

周恩来对瞿秋白的高度评价在
《霜痕》中披露后引起广泛关注。有学
者在撰写缅怀秋白的论文时，就以“耿
耿丹忠，举世怀仰”作为标题；有位专
家在其关于秋白诗词的专著中，全文
引录《霜痕》中周恩来高度评价瞿秋白
的产生经过。有些杂志编辑来电探询
秋白及其父亲的绘画作品。江苏出版
界及时将《霜痕》收入《江苏散文选》。
挚友陈铁健在1980年3月28日的大
札中说：“近读大作《霜痕》，获益匪
浅。”挚友陈辽、黄东成表示祝贺。常
州市三中语文教师周应龙撰写评论

《散文<霜痕>值得一读》。1980 年 3
月，《人民文学》各地销量激增。

《常州三杰》助传扬

1995年初夏，拙著《常州三杰》书
稿交南京大学出版社审阅。该书收录
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同志
缅怀常州三杰的题词、评价和《霜痕》
等文，很快批示同意出版，总编任天石
在审阅后的评语中说：“本书是本省爱
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材料，对‘常州三
杰’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的事迹与
思想作了精彩生动的介绍，内容丰富，
有教育意义，特别在当前对青少年爱

国主义教育很有意义。”
1995 年 10 月，《常州三杰》出版

后，南京大学学者宋新桂撰《中共党史
研究的重要成果——读陈弼著<常州
三杰>》，常州大学朱净之教授撰《故
乡人的情思与文采——陈弼著<常州
三杰>读评》，扬子晚报等多家省市媒
体都做了报道。周恩来对瞿秋白的高
度评价系本书作者最先在国家出版物
披露。1996 年 3 月 28 日，上海《文学
报》刊出《<常州三杰>面世》，指出邓
小平同志 1985 年为瞿秋白同志纪念
馆题名系首次发表。解放日报社主办
的《党课教材》编辑组函告：《常州三
杰》读后很受教育，本刊 1996 年 6 月
摘选《常州三杰》三个章节，热忱地推
荐给广大读者。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
前院长温济泽1996年2月5日特惠赐
大札：“你热心宣传‘三杰’，是爱家乡、
爱国、爱党的一种表现，对教育青少年
是有意义的。你记我的一席谈那篇也
写得很好。”这些热情鼓励给予我很大
帮助与促进。

1995年5月，《霜痕》和拙作散文
《访瞿秋白故居》《少年秋白在家乡》
《雄魄——新发现的瞿秋白的号》和报
告文学《长空惊雷——张太雷烈士事
迹片断》参加中国艺术界名人作品系
列大展，荣获优赏奖，颁发印有一大批
名人签名的奖状。《常州三杰》曾获常
州市社科优秀成果奖。

油印复函现龙城

2003 年4月5日，《常州晚报》一
版发表要闻，肩题为“尘封40年的油
印稿近日发现”。内容为周恩来致羊
牧之复函，周恩来在信中对瞿秋白高
度评价，主题为 8 个大字：“耿耿丹忠
举世怀仰”。

报道中说：“常州日报原副总编辑
陈弼最近搬家，翻检旧物，在一堆书刊
中理出一份纸色泛黄、文字竖写的油
印稿，上面印着周恩来先后致羊牧之

的两封复函和羊牧之致周恩来的第二
封信。油印稿后面有两行用蓝墨水写
的钢笔字：‘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访麻巷羊牧之先生时羊老赠我此油印
函稿 陈弼’。”又说：羊牧之先生于
1999 年去世，他在世时，陈弼曾多次
访问过他。羊牧之说过，周恩来的两
封复函原件已在战争年代散失，羊留
有抄件，解放后为保存流传，特据抄件
油印多份。周恩来在两次复函中均对
羊牧之深表谢忱，充分体现了对革命
先烈遗作的珍重，也充分体现了周恩
来待人热诚、平易近人和对知识分子

（羊牧之时任湖南国立第十一中学教
师）的深切关怀。

《常州晚报》刊出后，《江南时报》
记者刘劲松、江岸曾登门采访本人，
2003年4月4日，《江南时报》刊出《周
总理油印复函惊现龙城》的消息。导
语中说：“1946年，周恩来致羊牧之的
两封复函，字里行间尽显周恩来的伟
人风采。”消息结尾说：“周恩来手稿已
于战乱中遗失，由于时逢战乱，环境恶
劣，设备匮乏，技术条件落后，当时大
多采用手抄技术来做复制性保留。解
放后，羊牧之先生利用当时的油印设
备，根据手抄件复制了少量的油印件
来保留这些信函。目前，据陈老先生
介绍，搜索各类已经出版的周恩来文
献中均无此信内容，此信的发现将对
周恩来思想研究及瞿秋白研究均有一
定的价值。”接着，《新华日报》记者邵
生余、邹萃来本人寓所采访，2003 年
4月24日，《新华日报》刊出《常州发现
周恩来复函油印稿》的报道，内容比

《常州晚报》增加了两段：“据陈老介
绍，周恩来与羊牧之的信函往来都是
通过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报馆转
交。”“陈老说，他长期从事瞿秋白研
究，发现周恩来对瞿秋白的评价一直
很高，但周恩来的所有文献资料没有
收入这两封信函，属于周恩来的重要
佚文。”此报道新华网随即转发。

周恩来高度评价瞿秋白的传播经过

1962年羊牧之将周恩来复函油印稿赠与陈弼 1980年第三期《人民文学》部分目录

前桥村的根法，活着的时候
一定想不到，有一天盘网捕捞会
被视为违法。

根法是我父亲捉鱼的师傅，
后来不站脚盆捉鱼了，创了口盘
网，架设在永安河上老前桥南侧
和前桥电灌站之间，也即今天前
桥公路桥的位置。

盘网，是旧时捉鱼的一种网，
在故乡的捕捞工具里，属于偏大
型的网。

我的故乡虽然河道密布，但
都属于内河，河多却并不大。我
家附近，最大的两条河，就是南在
武进前黄镇、北在港桥（今瑞声工
业园区）附近交汇的永安河和永
胜河。永胜河在港桥汇入永安
河，直通湖塘常州，在前黄汇入永
安河，通往太湖。这两条河，过去
附近的居民大多数不知其官名，
都称呼为“大河”，我也是很晚才
知道这两条河的名字。

盘网，就是架设在永安河和
永胜河上捕鱼的一种网。与其他
捕捞的网，诸如扳网、牵网（另一
种内河捕捞的大型渔网）、丝网、
赶网等打完鱼即收走不同，盘网
是固定在河道上的。当时永安河
和永胜河上，都架设有盘网，一般
都是网不废不撤。

永安河和永胜河，因为河面
相对较为宽大，是当年故乡周边
乡村对外交通最重要的通道，尤
其是运输。宜兴渎上的西瓜萝
卜，就是通过永安河、永胜河卖到
我们周边乡村；我们去前黄缴公
粮，当年也是摇船去前黄粮站；我
大姑远嫁庙桥北马杭的前新华，
也是和嫁妆还有送亲的人一起坐
船到通往鸣凰的河道的码头上岸
再步行的。我曾经在《江南旧闻
录》中写过，当年永安河蓝天白云
下，船帆络绎不绝，过桥忙着落帆
时，还得被桥上的顽童欺辱，比如
顽童在桥上往过往的船撒尿，或
扔泥块。我也干过此等恶作剧。

盘网一般是正方形，固定在
河面上。因为河面阔大，盘网自
然也就要大，网的面积不仅要能
够覆盖河道宽度，还得稍微富余，
能够沉底。沉底一来是为捕捞，
二来也是因为过往船只多，网沉
底则既不会被过往船只划破，也
不会阻碍交通。所以，盘网很沉，
与牵网类似，单靠个人人力，根本
不可能起网。所以，岸边会装上
绞盘架，类似北方水井边打水的
辘轳，不过摇动辘轳的扶手不是
装在一边，而是几根钉入辘轳的
木棍，人就是靠交叉转动辘轳身
上的木棍，绞盘起网来。盘网靠
近辘轳的两角，网绳会比河对岸
两角更长，起网下网靠辘轳边的
网绳带动。虽然费力，但利用绞
轮的原理，一个人也能起网下
网。不过，我们小孩一般盘不动，
而且大人轻易不让小孩碰辘轳上
的木棍扶手，主要是害怕盘不动，
脱手时辘轳快速转动，上面的扶
手不小心打着人。这很危险。

辘轳边上，还搭了个小茅草
屋，一来是挡风避雨，二来也是为
守夜。所以，创口盘网，成本不
菲，一般人家也就能弄得起扳网、
丝网、赶网，牵网都是多人合力置

办，能够置办起盘网的，应该是乡村
颇有实力者。

盘网捉鱼的原理，类似扳网。
扳网沉底捉鱼，类似守株待兔，这是
守网待鱼，起网时，若鱼正好游过，
那就只能怪鱼命不好。盘网捉鱼也
是守网待鱼，但有不同，扳网通常是
起一网换一个地方；而盘网则固定
在一个位置，直到渔网破败不能再
行修复。当然，盘网通常装在流水
河里，虽然扳网也可以在流水河里
捕捞，但盘网是固定位置捕捞，一网
起来，动静太大，第二网就不太会有
鱼了，所以，流水的意义就在于有不
少鱼或顺水而下，或逆水而动，盘网
捕捞的，很多是在流水里运动的鱼。

盘网下网和起网之间，通常会
等很长时间，不像扳网，多是速扳速
决。当年听说盘网捕鱼最多是在晚
间和凌晨。晚间过往的船只少，鱼
少受惊吓。

我小时候很喜欢跑去看盘网起
网，看每次起网能抓到多少过往的
倒霉蛋，甚至还亲自操着长杆鱼兜，
去起网后的网中央捞落网的鱼。不
过，大鱼少，都是中小体型的鱼。盘
网也并非网网都有鱼，也常有空网，
毕竟，这种守网待鱼之法，全靠天
意。况且，从前黄一路到港桥，永安
河上应该不止一口盘网。

过去永安河、永胜河都是交通
要冲，虽然白天盘网大多时间沉底，
但起网总要等远方无船影时，而且
起网后，还是要快速下网沉底，为的
就是不阻碍交通，同时保护渔网。

有时候农闲，会有周边村民到
茅草棚和根法聊天，大家也会起哄
让他起网看看，有没有鱼，只要无船
过去，根法也总会满足大家的要求，
无非就是费点劲力，多转动一次辘
轳而已。

盘网捕捞的年代，是天高云淡
水清的年代，是我们夏天可以在桥
上“掼冬瓜”的时代，是可以自由捕
捉野生鱼的时代。那个时代的永安
河，两岸除了村庄农田，岸边都是高
埂地、杂树、竹园等，不像今天改造
成了景观河。而且不管是冬天站脚
盆下丝网，还是秋天用扳网，一年四
季用盘网，都没人管，可以随意捕
捞，因为河道里的鱼，都是天生的，
也捉不尽，这是上天眷顾这块土地
上的人民。

直到有一天，永安河里漂泛起
了各种死鱼，河水也渐渐有了奇怪
的味道了。接着河水变黑了，河水
的味道越来越难闻，河里的死鱼越
来越多，从小鱼到大鱼，死鱼连猫
都不吃了，根法的盘网自然也就废
了。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常州和湖
塘一路的化工厂、纺织厂、印染厂
的污水入河造成的污染。差不多
与此同时，周围的乡村公路也开始
多了起来，永安河里的帆影永远消
失了。

直到若干年前，本地政府投入
巨资改造河道，河水虽然变清了，
但河岸两侧的生态，那些杂树竹园
植被，永远消失了，改成了城市那
种景观河，种上了人工草坪。永安
河重新清了，却不再是我认识的永
安河了。

当然，禁止捕捞等标语也立上
了，虽然钓鱼和用丝网捕鱼的人还
是有，只是，盘网不可能再见到了。

盘 网

我的三叔叫秦政民。解放初
期，他就在我们洛阳张桥头乡村
小学当老师，当地老百姓都称他
为坐堂先生。

三叔想当老师，当时家里人
是不同意的，因为家里缺少劳动
力，让他学校毕业后踏踏实实在
家种田。三叔为此和家里闹翻
了，卷卷铺盖就吃住在学校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连星期天也不
回家。

三叔当老师后，为了提高自
己的教学水平，又去镇江师范专
科学校进修了一年。毕业回来后
就进了洛阳中心小学，几年后又
被调去洛阳中学任教直到退休。
在老家洛阳街上，人人都认识秦
政民老师。在一次战友聚会聊天
中，当时和我一起入伍当兵的68
个战友当中，竟有20多个战友都
曾是我三叔的学生。

三叔没有当过我的老师，但
是他对我的影响却是一辈子的。

记得那年要升六年级时，我
就是犟着不肯去开学。因为我
学习成绩一直不太好，尤其是算
术老是挂红灯笼，因此从五年级

下半年起，我就经常会装病赖学。
这在放飞了一个长长的暑假后，我
就一点不想去上学了，任凭父母打
骂，我就是一动不动。没想到三叔
很快知道了此事，他主动来到我
家，耐心地听我说了不想上学的理
由，便开始苦口婆心地各种劝说，
见还不奏效，便拿自己的经历来引
导我：“就拿三叔我来说吧，如果念
书的时候，不好好念书，现在能当
老师吗？可能现在也是一个脸朝
黄土背朝天的老农民。你不是说
要像四叔一样去当兵吗，这是好事
啊！但是你没有文化，小学都没有
毕业，部队也不要你呀！”这两句话
一下子点醒了我。看着父母天天
跟泥土打交道，辛苦又贫寒，我从
小就立志要当解放军，扛枪为人
民。我低头答应三叔明天就去学
校。三叔看我答应得有点勉强，好
像看出了我的顾虑，说：“你这几天
耽误的课，我跟你班主任已打好招
呼了，他会帮你补上。”

这几年，我经常想起我的三
叔，要不是三叔当年的现身说法，
我这一辈子可能就是个地地道道
的农民。

我的三叔是老师

上世纪60年代初，10岁多的我
经常会约请几个同年伙伴，跑到数公
里外的铁路道口去看蒸汽机车隆隆开
过的场景。我相信当时有这样经历的
人不在少数。

我家在东郊水门桥下的张巷弄
里，往北出弄口就是武青路 （东门
人又称之为后马路）。这里就是常焦

（溪） 路的起点，汽车站就在这三岔
路口。常焦路向北经常州橡胶厂、
常州内衣厂转而向东，约 500 米再
转而向北，这里已属红梅公社所属
生产队的农田。大约再走一公里
多，就是沪宁铁路的道口了。这里
铁道北首建有供扳道工人工作休息
的工房，青砖青瓦，面积不大，里
面就一张桌子和几张板凳，上面有
电话机、信号灯什么的。扳道工人
身着制服，头戴大盖帽，很是威
严，手里拿有红绿两面信号旗。虽
然他对每天几点几分通过什么车次
早已熟烂于心，但还是坚守岗位，
从不懈怠，因为有时总有意外的车
辆如抢修车等临时通过，所以平时
总是呆在小屋内外。接到信号后，
他就会提前约 10 分钟，放下铁道两

边长约 10 多米的栏杆，稳稳地架在
架子上。这时所有车辆行人必须耐
心等待，也有个别人心怀侥幸，想
从栏杆下溜过去，立即会遭到扳道
工人的大声呵斥。

一般来说，栏杆放下后，至少
有七八分钟时间，火车才会开过
来。此时铁道上似乎什么都还看不
见，但稍许时刻，火车就出现并越
来越大，伴随着山呼海啸般的声
音，一个吐着大气的庞然大物势不
可挡地出现并瞬间过去，其气势可
谓震撼壮观。随后就是十二节左右
的客车或六十多节的货车滚滚而
过，此时，车厢会因钢轨节缝间
隙 ， 有 节 奏 地 发 出 “ 哐 啷 ”“ 哐
啷”的声音，如果仔细观看，轮轨
经过时，铁轨会随之下陷。列车驶
过远去，道扳工会迅速揿下有配重
块的一头，栏杆立即升起，车辆行
人都赶紧过道赶路，因为这里当时
就有三条铁路线，通过需要一定时

间，同时也要防止又有列车开来。
确实有时会遇到栏杆刚刚升起不久
又要放下的现象。当然对于我来
说，则意味着又能再看一次惊心动
魄的场景。

根据资料，当时国产蒸汽机车有
“人民型”“前进型”等多种型号。但
我印象中，似乎只有机车前方是圆柱
形和方形两种，同时感觉那种方形的
更有气势些，而且出现的时间相对要
晚一些。机车向两边喷汽的场景也很
有趣，常常会使在铁路边走路的人吃
个大“惊吓”，不过也不会造成什么
伤害。其实这是机车在排泄多余的蒸
汽，所以时间场所都不一定，但凡过
道口时是绝对不喷汽的，估计这也是
有规定的吧。

常焦路铁道口附近的村落是红
梅公社的章家村，是个有数百人的
大村，往东数里有周庄村，也是大
村。村民如果进城，一般要先到章家
村上常焦路再过铁道，但至少要多走

二里路，还常常受道口栏杆影响。为
省事少走路，村民常常穿越常州东站
的编组站，经常从临时停靠的整列货
车的车身底下穿过。这是有一定的危
险性的。我记得有几次去周庄附近钓
鱼，也偶尔效仿，但心中总是惧怕。
听村民指点，最好在车厢前进方向的
一组车轮下弯腰快速通过。一般来
讲，列车启动，先会鸣笛，然后会有
车厢连接处相碰的声音传来。当然不
管怎样，这都是危险举动，后来铁道
两边都采取安全措施，危险就彻底消
除了。

岁月荏苒，沧海桑田，这是我们
这一代人最大的切身感受。在交通工
具方面，也看到从蒸汽机车、内燃机
车到电力机车的更新换代，地铁、城
铁、高铁，四通八达，令人炫目。同
时交通设施也随之改进提高，原来在
章家村口的那根时不时要放下的栏杆
早已不见，变成上通汽车、中行机
车、下走行人非机动车的立体枢纽。

看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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